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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浩 记者 雷强

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裁判者，法官给人的印象是神秘
而威严。成为一名神圣的法官职业者，是大多数人的追求
和梦想。然而，现实中，主动舍弃法官这个职业的状况时有
发生，甚至一个市法院系统离职的法官数竟高达数十人。

法官的真实状况究竟如何，尤其是一线的基层法官的
生存状况到底如何，记者做了深入的调查。

面对法官离职的现象，一些地方法院也在稳定

法官队伍方面做出改革尝试。滁州市毗邻江苏，虽

然该市的法院干警的收入不及近邻江苏法院的三分

之二甚至一半，但是，2013年至今，全市9个法院除2

人考去外地法院，4 人晋升至其他单位任职外，没有

法官流失。

在充分倾听法官意见的基础上，该院重新制定

了 8 项考评制度，将可以量化反映的审判工作与其

他综合工作区分开来，分别进行考核。同时，扩大法

官奖励层面，加大奖励力度，并取消了优秀部门负责

人的评比，将指标让给业务庭法官，使一线法官感受

到被关心和重视。

“法官待遇是影响法官职业尊荣感的重要因

素。”滁州中院院长陈严法说，2013 年，滁州市委支

持滁州中院解决了 27 名干警的副科、正科职级问

题，帮助该市基层法院解决了基层法庭庭长科级职

级待遇问题。为进一步加强基层人民法院队伍建

设，滁州中院人、财、物都向基层尤其是人民法庭倾

斜，切实提高基层法官职级待遇，为他们创造良好的

工作和生活条件。

“我们法庭的工作、生活条件不错，5个干警平均

年龄30岁，人心稳定，个个精神饱满，对工作满腔热

情。”天长市秦栏人民法庭庭长王开刚说，“物欲横流

的世俗社会对年轻人产生影响是必然的，但我们法

庭的年轻人对法官职业充满自豪感，大家眼下的愿

望就是尽快提高办案能力”。

稳定队伍滁州经验或可探路

“在法院工作的时候，每月工资是2200元，

除去房租和生活费几乎积累不了什么积蓄。”张

林告诉记者，以现在的工资收入，他买房非常困

难，生活压力很大。而他的同学大多从事律师和

企业法务的工作，年薪都在10万到20万之间，

买房买车的压力不大。因此，当合肥的一家企业

向张林发出邀请，开出了年薪十万的优厚条件，

在经历了一番心理挣扎后，张林选择了接受。“8

年前，我的同学们羡慕我考上了法官，8年后，反

过来却是我羡慕他们了。”张林苦笑着说。

“越是偏远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法官流失

的情况越严重。”黄山中院政治部主任田丰表

示，“就拿我以前就职过的祁门县法院来说，由

于地方经济制约，法官的平均工资只有 2000

多元，生活的很是艰苦。比较之下，一些县局

虽然工资水平和法院差不多，但工作压力要轻

得多，人员流失也就不可避免。”

“当前，全省法院法官流失问题较为严重，

基层法院法官占流失法官的绝大多数。”省高

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2014 年安徽法院收

案数为 58.6 万件，排在全国第 9 位，而法官数

量则排在全国倒数前 3 位。2015 年收案数将

突破 70 万件，而全省有审判资格的法官仅

7000 余人。压力非常大。因此，越是在基层

的法院，法官流失的现象也越为严重。

以六安市裕安区法院为例，2009 年以来，

该院 35 岁以下青年流失人数达 15 人，其中有

13 人是具有助理审判员及以上身份的一线法

官，占该院一线法官人数四分之一。

省高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法官流失呈现出

从经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从法院流向党

政机关，从基层法院流向上级机关，从法官流向

法律服务行业的，并且青年法官、学历较高法官

流失较多。

“流失的人才大都只在法院工作2至3年。”

裕安区法院政治部主任汪传安告诉记者，基层

法院培养一名法官至少需要 3 年的时间，很多

年轻人才刚刚熟悉了法院工作，成为了助理审

判员，然后就离职了，这不仅浪费了法院的大量

资源，还造成了人才的严重断层。法官人才的

流失和案件数量的增长，使本已存在的“案多人

少”的矛盾更加突出。

偏远地区青年法官成流失主力

2015 年 6 月的一天上午，张林（化名）准时出现在合肥

一家企业的门口，他是来报到的，将在这里开始了自己新的

角色。回想起 3 个月前，他婉拒法院领导的挽留，辞去法官

公职，他的心情有些复杂。

“说实话，辞去热爱的法官公职来合肥，确实很不

舍。”张林向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坦言，“做出这

个决定花了我半年多的时间。是坚守还是当逃兵？为

了今后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最终我选择了逃兵。法官

的负重已经超出了我的承受范围，太累了。”

2008年研究生毕业后，张林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法院系

统工作。2014年初被遴选到安庆市中院，在民庭担任法官。

由于具有研究生学历，按照政策，他享受到副科级待遇。

就在前途一片看好时，张林突然向安庆中院提交辞

呈。这让他的同事们都有些意外，但是他也只是近年来

众多离职法官中的一员。

据了解，张林所在的安庆市法院系统，仅在2013年就有

29 人因各种原因离开，其中 4 人辞去公职。“仅我们安庆中

院一家法院，2014 年就有 5 人辞去公职，2015 年到目前为

止又有 2 人辞去公职。”安庆中院研究室主任黄峰告诉记

者，“目前基层法院流失的法官人数还在统计之中，估计会

远远大于中院流失的人数。”

“案多人少的现状，让很多基层一线的法官有着不堪

承受之重。”合肥市瑶海区法院的李玲（化名）表示：“就拿

我们瑶海区法院来说，法官的办案压力太大。从事一线审

判的法官人数就那么多，一年下来的总案件数是上万件，

平均每名法官所办的案件超过百件以上。白天开庭，晚上

写判决书，超负荷的加班对法官来说，已经成为常态。总

之，一个字，累！”

耀眼的光环难掩不堪的负累

安徽基层法官生存状况调查（上）

偏远地区青年法官流失严重
一个市法院系统离职的法官数甚至高达数十人

多重压力之下选择离开

2014年初，黄山法院系统一名资深法官突然离开法院，

到一个科级建制的单位担任一般职务，让很多人感到不解

和唏嘘。按级别来算，该局比法院要低半级。

“自2013年以来，黄山法院系统每年都有十多人离开法

院。相较其他地区的直接辞去公职而言，黄山市法官更多

的是流向了区或乡镇等地，或是参加考试考到外地就职。”

黄山市中院政治部主任田丰告诉记者，“主要的原因是法院

自身工作压力大、要求高，发展空间相对较小。”

比起巨大的工作压力，更让基层年轻法官们担忧的是

晋升渠道的不畅。与党政部门相比，基层法院法官流动性

小、封闭性强，晋升可能性相对较小。“我在其他机关单位的

同学很多都已经是科级干部了，我还只是个科员，多少心理

也会不平衡。这几年身边也有些同事离职了，说句实话我

也是能够理解的。”在六安市裕安区法院工作了 3 年的梁新

鹏无奈地告诉记者。

在基层法院，法官职级低、职级少现象比较普遍，有的

基层法院副科级以上的名额只占法官总数的三分之一。“很

多法官最大的愿望是能在退休之前解决副科级待遇。”一位

基层法院的领导说，这种对晋升的忧虑，导致了很多年轻法

官一旦有机会就选择离开基层法院，去同级别的行政单位

或者党政机关。


